
杭州桃源岭，一个我难以忘怀的地方。
儿时，我在西湖小学读书，放学以后，植

物园便成了我玩耍的地方。那时进植物园不
需要门票，一到周末，小伙伴们便成群结队
地去植物园。特别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园中满
山遍野的树木花卉，漂亮极了。

有一次，有位小朋友对大家说：“植物园
后的山岭下，有一片桃树，长着许多桃子。”我
们一听，就起了好奇心，来到那片长满桃树的
地方。他指着这片缀满果实的山岭说：“这里
就是桃源岭。”

那时，桃源岭尚未开发，玉泉寺庙后面有
条泥泞小路，一直通向桃源岭南麓山脚的几
间破败茅屋。一路上，还有不少树木、水塘，
塘中有着碧绿的池水，水草映在晶莹透澈的
水中，一大群一大群黑色的蝌蚪在水草中游
来游去，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于是，大家找来了些瓶子，灌满水，将池
中瓢来的黑蝌蚪放在瓶中。

我们望着瓶中窜来窜去的蝌蚪，开心极
了。大家舍不得丢掉，将瓶中的蝌蚪带到学校
里玩，未料，这一下，就“惹祸”了。

有一天放学，老师特别将我们这批“顽
童”集中起来，几位班主任都来了，他们说：
“有家长反映，学校‘管’不住小孩，放学了，

不回家，竟敢跑到桃源岭去‘捣乱’，抓蝌蚪，
这样危险的事情都敢做？”

教导主任厉声问道：“是谁带的头？”小朋
友们吓坏了，谁也不敢多说话。自此，课后同学
们再也不乱跑了，放学后乖乖地回家做作业。

时钟拨到年初，我凑巧做西溪路调研课
题，桃源岭亦在寻访范围之内，鬼使神差，又
一次故地重游。

我阅读了桃源岭的相关资料，桃源岭位于
灵峰山南边，古称驼苑岭，以其峰脊宛若驼肩
而得名。此地方圆十里，桃树遍布，溪流环绕。

阳春三月，岭上桃花盛开，游人至此踏青
赏景，成为一方旅游天地。

古人将桃源岭喻为陶公之桃花源，一个
渔郎迷津的世外桃源。有《桃源岭》为证，曰：
“桃源岭在西溪之东，方井之南。落花流水，
鸡犬桑麻，宛如渔人问津处，中有禅僧觉空，隐
于天竺四十余年，顺舟久宿伴云居。落花流水
出山清，疑有秦民避世耕；松径客寻天竺近，草
庵僧伴白云横；一湾碧涧秋蟾映，几树红桃春
鸟鸣；又恐渔郎迷旧路，破云开岭放人行。”

从位置上来说，桃源岭分南、北山麓，
北边又称桃源坞，现在是杭州青春宝集团有
限公司所在地，它的旁边还有杭州啤酒厂，酒
厂就是利用桃源坞的优质矿泉水生产味道甘

醇的西湖啤酒。南麓，则是杭州植物园；岭下
方，现有灵溪隧道。

那天，我们由桃源岭北麓的灵溪隧道北
口数米处登山，也就是青春宝公司后面的桃
源坞的入口处，那里有条泥石小路直通山顶，
路边有个指路牌，大家按路标所指方向，沿着
这条杂树横生、荒草障目的小径攀到岭脊。
此时，远处北高峰上传来悠悠的寺院钟声，恍
若有几分时光倒流之感。

举目望去，岭上有条青石板小路沿山脊的
高低起伏蜿蜒而行，果然很像骆驼背脊；向
导指着那条道路，说道：“此路就是近年新筑
‘西山游步道’的一段。从前，山上没有路，只
有条人踩出来的黄泥小径，所以，村民干脆叫
它‘黄泥岗’。”

说到黄泥岗，他又讲了一个故事，古时，
岭下有一名姓张的汉子，家中无法揭锅，被
逼得走投无路，急切之下，横下一条心，拿了
一把柴刀，守候在驼苑岭上。约摸过了一个时
辰，有位老者慢步走上岭来，只见此人背着一
个钱褡子像是收账回来。

张姓汉子跳出来，大声喊道：“来者留下
买路铜钱一枚，让我过个年关，否则，休怪刀
下无情！”老者见状，不慌不忙从钱褡中取出
一串铜钱，递上。张姓农户接过铜钱，数了一

下，竟有二十枚之多。
他叫住老者，说道：“我家过年，吃碗饭，

只须一枚铜钱，足矣。余下的，请收回。”
老汉说道：“余下的铜钱，还请壮士收

下，日后做点小本营生，切不可鲁莽打劫。”此
时，张姓农户才想起，忘了问老者的大名，又
大声喊道：“恩公，请留尊姓大名，以为来日
图报！”只听得老者远远说道：“在下姓陶。”
说毕，便自行下山而去，不见踪影。

数十年后，张姓汉子做生意小有积蓄，手
头颇丰。

一日，他将妻儿叫到身边，说道：“吾有一
心愿未了，乞望照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
找一位陶姓恩人，只是不知下落，难以报答。
近来身体欠适，想在驼苑岭上遍栽桃树，以报
昔日陶公搭救之恩。”

十余载后，驼苑岭上，十里山脊遍栽桃
树，每到春暖花开之时，云蒸霞蔚，成为一方
胜地。日久天长，人们便将驼苑岭改称“桃源
岭”，一直流传至今。

WEST  LAKE  NEWS 2013年1月15日 责任编辑：程子健   张  珏西子苑

文化西溪谷

横舟卧雪

记 忆 中 的 桃 源 岭
■ 庐上雁

西子苑

现 在 灵 隐、天 竺一 带 的 山，过 去
统称武林山。常言“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世上名山不计其数，但当得上“地
灵”二字的，恐怕无逾此山。而谈起杭州
的水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灵隐、天竺
的井，他们现在还好吗？为此，作了一次
次寻访，写下了这篇小文。

以灵隐寺而言，目前尚有东、西两
井。西井在罗汉 殿后，为近年所建，井
圈上有本寺方丈木鱼法师所题的“娑罗
井”三字，井上有亭覆盖。“娑罗”为树
名，印度名木，高大坚实，当年佛祖即在
两棵娑罗树中间涅槃。今以“娑罗”为井
名，恐有“饮水思源”，追思佛祖之意。
东井在大悲殿左侧廊下，井圈为石质六
角形，完好无损，上覆量身定做的白铁
井盖。据寺内最年长的继云法师相告，
此井年代无考，无名，亦无故事，这或许
正是直指本心，一切无可言说的禅宗本
色。

永福寺就在灵隐寺右，只隔了一条
通往韬光的法云弄。此寺为近年重建，
已不见旧时水井。寺内伙房前曾深挖一
井而终不见水，现在完全依靠自来水。

据 告山中水 源渐 趋 枯 竭，虽韬 光 亦 不
免，实堪忧虑。

永福寺附近即为法云古村，为杭州
最古老的村落。一条小涧贯村而过，目
前涧水若断若续，流量不大，经灵隐寺
前，沿飞来峰而下，至河涧桥与天竺涧
合流而东为金沙涧。目前全村正在大规
模整修，因不见原住居民，询之工匠，
皆说不见有水井。唯指靠近永福寺的涧
底，有一泓清泉，汨汨而涌，流入小涧。
因悟 井有泉 则活之 理，此 泉当善加 保
护，他日可为法云名井，为众生造福。

不可理解的是最新评定的208口杭
州古井名录中，天竺三寺之井竟然不在
其中，难道千年古刹，竟无一井可选？

其实，下天竺法镜寺就有一口圆形
大井。井圈由水泥做成，外沿直径约有
一米。因寺内近年已有自来水，故井已
不用，但上有能活动的薄铁盖板，保护
有加，不毁不弃，随时可用。

沿山溪西行而上500米即到中天竺。
相传三国时期印度高僧宝掌东来弘法，
自称是东周威烈王（前425 ~前402）时
生，已有673岁。出世时，左手紧握成拳，

握有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珠，因名宝掌。
南 朝 梁 武帝 时云游至 此，看中天 竺 之
胜，便在此筑庵，就是现在中天竺开山
之始。附近尚有一座小石拱桥，传说为
宝掌所建，历史不记，也算是一段不可多
得的佳话。宝掌在唐显庆二年（657）去
世，自述来中国400个春秋，寿命已逾千
岁，超过传说中800岁的彭祖，故人称千
岁和尚，寺后尚存千岁岩。与如此神奇人
物有关的井，虽有千岁之说，但凡人实难
想象，然古井为寺中旧物，遗迹宛然，使
人不觉浮想连翩，亟欲一睹为快。

多亏寺内法师引导，原来这口井在
大殿左侧的山岩旁，目前正在整修，井
边堆满泥石。揭开井口的木板下视，井
呈方形，水量充沛，宛若深池。承 本寺
方丈惟尘法师相告，这是中天竺法净禅
寺唯一的一口井，也就是传说中已逾千
年的宝掌井。有关史料虽不多，但东瀛日
本佛学研究生常来本寺探寻遗迹，可见
宝掌井在日本佛学界已是名声在外，想
必不乏记载。平心而论，彼国对文物的
保护与重视，真值得好好借鉴。当年恢
复径山寺，寺的建筑图样就是从日本找

到的。因为他们还保存着当年留学径山
寺的日本僧人所写的书，其中连一草一
木的位置都有详细的记载，故法师决心
要把这已逾千载的古井维护好。在方丈
室中，惟尘法师拿出修井的蓝图，为笔
者详加解释。此井因傍岩而凿，泉从岩
壁而非地底而出，故井壁的防护相当关
键。当时计划在井的四周，也包括井底，
皆分粗砂、细砂、棕丝加木炭做成三成
防护，宛如一个热水瓶的内胆。地上则
用黄泥铺垫，以防地雨水渗入。因受良
渚古井的启发，井壁用金丝楠木叠架而
成。整修完工后，宝掌古井成法净禅寺
一处不可多得的景点，流传后世。

最 后的一个收获 是在上天竺法喜
寺。此寺于五代吴越国，以一尊神木观
音而闻 名遐 迩。法喜 寺的观音当年关
系到国运民生，祈雨求晴，传说无不灵
应。故自宋元以来直至明清，历代帝王
来此寺进香的，人数之多，一时无二。至
于寻常百姓，凡遇大士诞辰与其他香市
时节，四方云集，香火之盛，不下普陀，
“天竺香市”曾为西湖十八景之一，至今
其盛如故。

灵竺访井记
■ 朱祥林

摄影 寒江雪

话说“丢书”

水仙

■ 边剑霞

■ 蔡明明

书，是不会走路的，书架也够大，足够有它们的
容身之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曾经在心里留下过
一些痕迹的书籍就这么被“丢”了。

最起初，书的离开当然是因为被借走了。可是，
因为“书非借而不看也”的美谈，使得借书一说变得
特别振振有词。不管这本书的内容有多精彩，不管这
本书的包装有多精致，不管这本书对自己有多大的意
义，不管自己内心有多不舍，还得假装满心欢喜地借
出去。最让人纠结的是，书借出之后，基本上是“有
去无回”的。原因无外这几个：或者，读书人，都爱
书，很多时候都舍不得在喜爱的书籍上写上自己的名
字，也不愿做任何标记；又或者，自己文绉绉地在该
本书上，写上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心得，署名的时候不
忘签了个带着文艺范还有点个性化的别名，类似“雨
点儿”之类的，时间久了，借书人也不知道该还谁了。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借书的人，也爱书，或因琐事的
忙碌忘了还书，或者书在他手中继续被转借了。于是
乎，书就这么丢失了。

书丢失了，不会立刻想到。起初，书被借了，我

也只是惦记着我的爱书被借了，绝对没有丢失感。
时间久了，自己便真的忘记了。突然有一天，看书之
心顿起，想要再次翻看时，找寻书架，在书籍的类别
丛中却没了踪影，心底叹一声：书丢失了。幸好，我
爱买书，一年几十本的采购量，加上朋友们送来的一
些书，使得书架暂时不会留空位置，心里还是踏实
的。

我爱买书，更爱买自己喜欢的书送给友人，当然
包括孩子们喜欢的书。记得当年做老师的时候，我总
是买书给学生。学习成绩优秀的，书是奖品；表现有
进步的孩子，书是鼓励；其他的孩子也不用发愁，书
是我送给大家的礼物。通过这样的奖励方式，我知
道：每个学生在我眼里都是最好的，最棒的。而他们
也知道，在我眼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最好、最棒的。是的，是书起到了这个良好的传递
作用。

爱书、读书、买书、送书，偶尔我也借书。只是希
望，丢失的书千万不要被我一辈子都遗忘，那样，就
真的被丢了。

每年入冬后，我都要去西溪花市，挑几个水仙花
球，回家后搬出闲置一年的青花四棱水钵，细心地放
些鹅卵石，再放进清水将水仙养起来。今年也不例外。

我是一个冒牌的养花人，说起花经一套一套，却
总是养不太好，就连很容易养护的水仙也一样。先从
修花球开始吧，洗去包泥，剥去褐色外皮，便露出了
雪白的略带透明的鳞茎，像极了一个打着小褶的水晶
包子。接下来要刻鳞茎了，当小刀一刀一刀刻在鳞茎上
时，它的汁液不停往下淌，像泪珠，却比泪水更浓，静
静地在我的手心里滑落，让我总有些不忍，常常是刻
不了几刀便停住。等蓄满水养上后，每日见它小指般的
叶芽，鹅黄、黄绿、嫩绿、葱绿、翠绿，天天变化，天天
成长，心里总会漾起许多遐想。不久，绿叶丛中便有花
蕾凸出，舒张开一片片雪白的花瓣，花姿优美，清香宜
人，清雅脱俗，像诗中那样，“娉婷玉立碧水间，倩影
相顾堪自怜”。

只是我这个粗心的养花人，经常忘了阳光好时将
水仙搬出室外。水仙叶子便日复一日地疯长，像是大
蒜叶子。如此，到了春节前后开花时，花杆细长细长
的，像是几个瘦高个伸着脖子看热闹的样子；花朵稀
稀落落，香气也只是淡淡的。这时便是后悔也没有用
了。身边的花友总是说，这是不刻鳞茎、不晒太阳的结
果。此时也只能自我安慰道，宁愿不要她婆娑的倩影，
只要郁郁葱葱，也是很可爱的。

水仙花分单瓣与复瓣。其中单瓣花是白色的六
片花瓣中央长着酒杯状的黄色副花冠，别名“金盏银
台”，白黄分明，清爽干净，一直是我所钟爱的。重瓣花
则层层叠叠，虽通体洁白如玉，却有些过于繁复了。

宋人黄庭坚的“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
月”诗句，让后人知道“凌波仙子”的独特气质。又有
刘邦直“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暗香已压
荼蘼倒，只此寒梅无好枝”一诗，更让水仙流芳千古。

不知你的案几，此刻是否也有水仙在静静吐露芬
芳？

落雪的日子，我总会想起岁月深处的那辆小木车。
我的童年是在小山村里的外公家度过的。每到深秋，田野里，那

些曾经绿油油的菜苗仿佛只是经过了一场梦的光阴就枯黄了，紧接着，
冬天就踏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无声无息地来了。冬天一到，外公的那辆
小木车就“咯吱、咯吱”地响起来，那响声一直穿过漫长的冬季，直到
次年的初春时节。冬季里，外公就是推着这辆小木车，一次又一次地
为我们一家人，从几十里外的山里运回取暖的柴火和过冬的蔬果。

第一次看到外公从一间老屋里推出那辆小木车时，我着实惊奇。
不仅仅因为它破朽不堪的样子，更是因为它那个独有的车轮。这样的
小木车，在那时的乡下已经很少见了，外公说，这辆小木车是他年轻时
亲手打制的。多少年来，它一直陪着外公为这个家不辞辛劳地忙碌着。
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冬天时它才有用武之地。因为小木车是独轮
的，推起来极难掌握，必须把一副紧绑在车辕上的皮实的袢绳挂在脖
子上，一路由人推着走。

后来，我随着外公和舅舅一起进山，那时才知道，小木车的独轮
是为了方便走那些曲曲弯弯的羊肠山道。

外公总是把进山的日子选在月中，他说，月中的月儿最亮，趁着月
色就能早早地赶夜路。那时，舅舅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而我是
个八九岁的小毛孩。外婆总是舍不得我走那么远的山路，目光里满是
心疼，外公却坚持说：“男娃娃嘛，吃点苦有好处。”

进山的路上，我坐在外公推着的小木车上，一边听着他讲述着和
小木车有关的故事，一边望着那些因为月亮的照射闪着银光的积雪。
小木车就一直陪着我们，不知疲倦地“咯吱、咯吱”地响着。空旷的山
野上，小木车清亮的响声传向了苍茫无边的远方……

每次到了山里，外公先安排舅舅打柴，自己带上一些随车带去的
小物件，到山里的人家里，和他们换土产，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外公总
能换来一筐筐的萝卜、白菜和果子。而我正忙着码放舅舅砍下的灌木
枝，时不时地还会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和那一轮圆月，不一会，外公
那唤我们回家的呼唤声就传到我的耳中，“蛋儿，拾掇了，回去了。”

回家的路上，外公推着已经被装得满满的小木车，我和舅舅就在
车两旁撅着屁股一起使劲地推。一路上，我们翻过了几道梁，拐了多少
个弯，我如今已经想不起来了，隔着许多年的岁月，外公当年推车时那
大口大口的喘息声和他多皱的脸颊上流淌的被白亮亮的月光照亮的汗
滴，放大特写般地留在我记忆的深处，让我一阵阵地心酸。

我们每次总是在黎明的微光里才回到家。望着早早就等在门口的
外婆带着家人和我们一起幸福无比地搬着满满一车的柴火和果蔬，
想起小木车一路上“咯吱、咯吱”的响声，我的心中总会涌出一股莫名
地感动。小木车一路上“咯吱、咯吱”的响声多么像我们对生活的歌唱
呀！

似水流年，我就在外公这样不辞辛劳地日子里，在小木车每个落
雪的季节里“咯吱、咯吱”地歌唱里，一天天地长大，又别离了故乡到
了远方，而外公随着岁月地流逝，去了遥远的天堂。那些关于小木车的
往事里，许多带着忧伤的温暖的记忆就变成了一支流淌在我心间上最
纯净的歌。在那些漫长的冬季里，小木车就像一位永远不知疲倦的歌
手，为我们曾经的艰苦岁月热情而执着地歌唱着，在它的歌声里，我
分明听到了一股来自大地深处的关于生活艰辛与朴素的声音，这歌声
不仅让我领略了劳动的快乐，也让我清晰地找到了人生所有幸福的源
泉。

■ 紫 慕

小木车上的流年

最初认识白头翁是在灵隐寺的飞来峰上。坐在峰顶一块大石上，
看山下满眼的绿树，树间一群活泼的鸟，往来穿梭，神灵活现。它们比
麻雀体略长，橄榄色，头顶有白色羽冠，眼后一白色宽纹伸至颈背，叫
声叽叽喳喳无啥韵律。看它们在树枝间灵动的一跃一跳，心也随着欢
快起来。

以后特别关注它，是因为老公的几句评价。
我家楼下长着许多树，樟树、银杏、桂花最多。晨光熹微时，鸟声

婉转悠扬，从带露的树梢飞进窗口，煞是清爽。一天老公说：“你听
这叫声，特像‘爱-咋-咋-地！爱-咋-咋-地！’（都仄声，一、四字重
读）。”然后他笑说，“这性格，像你，这鸟肯定是你变得！”

几句话让我对这种鸟生出无限亲密来，一时间都有点庄周与蝴蝶
的迷离恍惚了。走在路上也会多看它几眼，居然越看越爱！

历来有冠的动物就被看成王者风范，比如孔雀、公鸡，白头翁也
不例外。唐诗人刘延之曾写道：“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在晚清宫廷画师张子英笔下，无
论帽筒、瓷盘、将军罐，“富贵白头”似乎是他永恒的主题，几朵粉牡
丹，两只白头翁，颜色艳丽，生机蓬勃，透着吉祥与喜气，爱煞人，喜煞
人。所以，白头翁一定是代表风水的鸟。

家里北阳台上住着几只灰鸽，羽毛闪着光泽，经常朝着窗户探头
探脑，咕咕呼唤，像家庭成员一样可亲。秋冬时节，我知道白头翁们
开始吃浆果和草籽，那些干瘪了的樱桃、乌桕、葡萄是它们的最爱，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在白头翁们的心里，它们的味道别提有
多棒。这使我有了一个热切的希望，希望白头翁也住到阳台上来，和鸽
子一起变成我的家人！

说说白头翁
■ 贾 苡

我在水边生长

我在水边生长

水边的青禾悠长悠长

泪是水的歌

水是泪的乡

在水边 生长的我

根须触着水的胸膛

水映着我的脸

我的脸

水波破碎的伤

一位少年

脚踩着十六岁的轻狂

水漫开

为他铺就一张水床

银雀在我肩头停住

我一低头

鬓角触着了少年的霓裳

风掠过

鸟惊翔

一朵红花飘落

飘落我的身旁

我在水边生长

我在水边生长

泪是水的歌

水是泪的乡

■ 姜 祝


